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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南安西部的农村，小时候最
期待的事就是过年，因为过年有个重
要的环节——正月初九“拔拔灯”。参
加拔灯的人都是成年男子，个个打着
赤脚，为首的人胸前绑着一支扁担，扁
担上挂满灯笼，蜡烛把一个个灯笼点
亮，串起长长的灯队，老百姓管这叫“大
蛇”。几十名壮汉拉着这长长的灯队，
呼唤着匍匐前行。灯队绕行在下过春
雨的水田间，田里的水波照映那弯曲的

“金蛇”，在春意盎然的世界里自由穿
行。每个灯队前还有两支红红的火把
引路，高举火把者不时上下舞动，大人
告诉我，这是“蛇目”。为什么“蛇目”特
别亮？因为蛇冬眠了一季，如今春雷响
动，万物复苏，金蛇报春来了。

“拔拔灯”的记忆，就这样在我的
脑海中烙下深深的印记。如果我是诗
人，一定要写一首诗，就叫《金蛇狂舞
之歌》。

想用诗歌把这“拔拔灯”豪迈又浪
漫的场面表现出来，也只是长大以后
才萌生的空想而已。不过我小时候最
盼望的就是快点长大，可以亲自去参
加拔灯，而不是只当看客。

记得是在 15 岁那年，也就是 1954
年的正月初九，我强烈要求要去参加
拔灯，这一次，奶奶和爸爸都同意了。
奶奶说：“榕榕明年就成丁了，今年可
以让他去历练。”不过，奶奶吩咐不许
穿鞋，要打赤脚去。奶奶还交代裤带
一定要系好、注意安全等话，我当然一
切遵命。

参加了那一次拔灯，我才懂得“拔
拔灯”真是个体力活。我被安排在灯
队的中间，前后都有成人照看着，迅速
穿行的队伍到了民居小巷拐弯处，前
面的人提醒我，如果走在靠房角这一
端，必须提前换个方位，以防被灯绳卡
在墙角，自己受伤不要紧，灯队被卡住
可是大事故。果然，到了拐弯处，不光
要注意个人安全，我还要使尽全力把
灯绳往外拽，保证灯队不被墙角卡住，
确保灯队顺利前行。

汗流浃背的我，这才懂得胸绑扁
担和肩扛灯绳，拉着灯队负重匍匐前
行是多么艰苦的劳动啊！

长大后，我参加了很多次拔灯。
我一直在思考，闹灯就闹灯，为什么要
用大绳把许多灯笼拴在一起，几十号
人一起走呢？每个人手提两盏灯奔跑
游行，不是更自由自在吗？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改革开放年
代。正月初九夜的“拔拔灯”活动，也
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人们用小小的
汽油发电机，代替了传统的蜡烛，灯笼
更亮了，左顾右盼的“蛇目”更是光芒

四射，使得整条蛇更加有神气了。再
后来，LED光源的普及，让“拔拔灯”更
加闪亮、更加安全！科技进步使古老
的民俗活动焕发出新的青春活力。

偶然的一次机会，年近八旬的老农
民洪本移指着几乎是匍匐行进的拔灯
领头人对我说：“你看，拔灯像不像拔船
啊？”一句话点拨了我的思绪，这不是活
脱脱的拔船人劳动场面再现吗？

英都有一条母亲河叫英溪，它是
古南安江水系西溪的主要支流，自宋
代以来，繁荣的西溪河运一直是南安
西部的交通要道，英溪成了海上丝绸
之路内河驿渡的始发地。直到清代，
往返英溪至泉州的驳船仍有 30 艘之
多。英溪河上行船的艄公，个个身手
不凡，他们顺水放船时轻吟山歌小调，
逆水行舟则俯仰呼号，一个个都是“浪
里白条”的好汉，时而跳进水中拨正船
头，时而沿着陡峭的溪岸几乎是贴着
地一步一步往前爬行，粗大的船缆在
他们的肩上磨出血来浑然不知。

我访问了十几名民国时代的英溪
纤夫，98岁的纤夫洪乌在仍思维清晰，
他向我细说了当年英溪纤夫的劳动场
景。年复一年往返于英溪至泉州水路
上的英溪纤夫，血泪生活是英都人为
生存勇敢拼搏的真实写照。

一步一步地深入调查让我太震撼
了。顺着英溪河运的思路，年长于我
的乡亲父老，为我的调查提供了许多
宝贵的信息。

原来，明代以前，英溪上拉纤的船
夫是一群陈姓居民，他们世代以内河
行船为生，居住在董山村的轩边寨山

麓，立有昭惠庙奉祀海神。轩边寨之
北麓就是英溪河运船只的最大锚地，
叫董林码头，容得下几十艘驳船停泊、
装卸货物。英都的丝绸、茶叶，以及南
安西部生产的粮食、薪炭，都赖此发运
至九日山下的金溪港，其中丝绸、茶叶
则在金溪港转运上了外商的番舶，通
过海路销往亚、非、拉等地。

元代以后，陈姓船夫离开英都，到
外地谋生去了。明朝，洪姓族人在英
都繁衍，接续了英溪河运。同时，由于
洪姓人丁不断增长，大片肥沃的农田
得到开发。洪氏的七世公洪淑斋，接
过了奉祀昭惠庙的香火，三迁庙址，并
把陈姓船夫每年元宵节以纤绳挂灯的
游乐形式，定型为“拔拔灯”。昭惠庙
奉祀的海神“仁福王”，成了英都董山
村的当境神，游灯的日子也由元宵节
改为正月初九的“天诞日”。从此，海
神“仁福王”在这里成为司掌河运及农
业生产的神灵。当年陈姓船夫在元宵
节把灯笼挂在纤绳上，借游灯以求风
调雨顺，农民也是同样的企盼！

“拔拔灯”活动，以英都昭惠庙为
核心，七百多年从陈姓纤夫到洪姓农
民代代相传，人们在拔拔灯活动中，通
过群体艺术形式，创造性地把人与天
地顽强奋斗、抗争以及他们向天祈求
风调雨顺的良好愿望交织在一起，不
懈地传递了国泰民安、家族兴旺这一
人类千年不变的企盼，组成了泉州人
爱拼敢赢的成功精神。

喝英溪水长大的我，因为工作关
系一辈子守望家园。没有人叫我做，
我却义不容辞地调查、发掘、抢救、复

活了这一古老的灯会，尤其是 40 多年
来不断宣传，并成功地把它申报成为
县级、市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获得国务院批准列入我国第二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保护
名录》。

几十年来，“南安英都拔拔灯”在
各级党委、政府的坚强有力的保护下，
焕发绚丽光彩。2024 年 12 月，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批准中国“春节”入选世界
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南安英都拔拔
灯”这一特殊的庆祝春节的大型实践
活动，光荣地成为这一世遗项目中的
子项目之一。“拔拔灯”走向世界，成为
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

如今的拔拔灯活动，已由新中国
成立初期的七八队，发展到28队之多，
宗族人丁的兴旺，农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国家的发达强盛，使“拔拔灯”活动
越闹越红火，参加拔灯（含各种文艺表
演队伍）的人数超过半万，看灯的人数
超过2万，万人空巷，场面壮观，令人震
撼。正月初九之夜，人们几乎彻夜不
眠，看灯的人摩肩接踵，维持秩序的警
察、保安，真正实行“金吾不禁”，万民
自娱自乐。

已届 86 岁高龄的我，有幸身历拔
拔灯 70 多年，见证了“南安英都拔拔
灯”这一特殊灯会经历了神州解放复
苏、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新时代
繁荣并成为世遗这一光辉历程。值
得记忆，殊足珍贵。新一年拔灯将
至，又恰逢蛇年，我们将在拔拔灯的
鼓声灯影中，伴随着金蛇过一个精彩
的世遗春节。

一年三百
六十五日，大

部分时日总是
悄 无 声 息 地 滑

过，唯有过年那
几日，是很有动静

的，到处都是热热
闹闹的声音。

最先响起的，是
街上各大商铺传出的

过年歌曲，一到年关，
《恭喜你》《新年好》之类
的歌曲总是响彻街道，

营造着年关将近或者正
在过年的消息。这些歌曲

平日不会听到，但一到过
年，就到处不约而同地响

起，已经成了年的背景音
乐。在它的营造下，大街上张

灯结彩，喜气洋洋，人不自觉
地便跟着有辞旧迎新的欣喜。

然而，镌刻在脑海深处的，
还是儿时故乡过年时新潮人家

的“靡靡之音”。二十世纪九十
年代录音机、影碟机刚兴起，只有

出省打工见得过世面的人家，才会
过年回乡时带回一台录像机或影

碟机，他们过年时也不放别的，就放
闽南语的流行歌曲。也不知为何当

时播放音乐时的声音那么大，以至房
前屋后都可以听得到。那时大部分人

家总有一两人在外工作，因此隔两三户
人家总有人在播放着音乐，走到哪里，都

是儿时的我听来感觉俗气的“靡靡之
音”。长大之后，才觉得这些闽南语歌曲，

有一种鲜活的俗世气息，真是很贴合烟火
气浓重的闽南农村。

二十一世纪前后，也流行台湾的歌仔戏，
有影碟机的人家，几乎都有歌仔戏的碟片，夜

夜都有人家在播放。过年那几日，大家都有空
闲，又逢着年关阴雨绵绵、湿冻冷冽，不外出的老

人家总是提着手炉，窝在房间里看歌仔戏，走亲访
友到人家家里，总能碰上几户。如此经年，春阳暖
媚、菜花点点的广阔农村新年，飘荡着闽南语甜软
的歌声；或阴寒冷冽、烟花爆竹的红色纸屑被踩得
泥泞的过年前后，人家里传来的歌仔戏片段，便是
我对年印象最深的声音，也是在我心里最闽南农
村的声音。只是可惜，这个声音逐渐远去，最闽南
的声音，逐渐被烟花爆竹声取代了。

闽南年关的声音，便是鞭炮声了。过了农历
腊月，寂静的白天或黑夜，总是不期然地被鞭炮
声炸响，噼里啪啦的声音，是某一家有喜事的信
号。每听到鞭炮的声音，就感觉年要来了，日子
要被各种声音震荡起来了。果然，鞭炮声越来越
多了，之前只是一家一户地响，后来开始很多家
很多户的鞭炮同响，那是有人家定亲娶亲，或者
村里的某几个角落酬神做醮，大家以鞭炮之力炸
走邪祟，并上达天听邀神仙同乐。再后来，到了
除夕，深夜十二点过，便是家家户户的烟花爆竹
共奏过年大乐，璀璨的烟火此起彼伏，看得人眼
花缭乱；震耳的爆竹同爆其鸣，把人心里最隐秘
角落躲藏着的烦恼与不快都炸得暂时逃匿，心里
满满的热情与欢喜。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硫黄
味道，从鼻子直达肺腑，驱走身体里各种阴暗的
物质。

到了正月，各村开始刈香、请神巡境了。力壮
的小伙抬着本地境神巡视他的领地，并赐福各
家。家家派出至少一人跟着，或举旗帜，或扛黄
幡，或擎香烛，队伍浩浩荡荡，村庄热闹喧嚷。队
伍所到之处，家家备供案、放鞭炮迎神，光阴又被
震荡得有经年的余响。如此又到了初九敬天公、
十五迎灯火，又是一番惊天动地的炮响。

闽南的年，就这样从腊月至元宵十五，被烟火
爆竹给震荡着，发出属于年的巨大声响。我爱这
样的声响。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从第一日过下
来，到了三百多日的时候，已经寂静得疲累了，需
要这样浩大正气的声响，提示着日子发出喜庆的
声音，专属于年的，能驱赶走“年”这一凶兽，也
能驱赶走内心灰暗野兽的声音。这个声音荡气
回肠，会在接下来的一年，传递着袅袅的余响，提
醒着我们年年不管好过难过总是年年要过，总有
新生，总有希望。

过去每年正月十五，农村老家有
“散灯”的习俗。所谓“散灯”，就是正
月十五晚上，人们用锯末加上棉籽
皮、柴油搅拌在一起，用油纸拧成一
个个拳头大小的包，然后放到大街上
点燃。

小时候村里不通电，也没有电
视，过年期间，村民除了敲锣打鼓
外，再也没有什么娱乐项目，正月十
五晚上“散灯”就成了村里的一项重
要活动。

“散灯”前，人们提前把锯末、棉
籽皮和柴油准备好，再备上一口旧的
大铁锅，把锯末、棉籽皮和柴油一起
放到大铁锅里搅拌均匀备用。

正月十五这天，村民们早早吃完
晚饭，三五成群地等待“散灯”。村里
则根据实际情况，分工安排好“散灯”
人员。有负责包灯的，有负责“散灯”
的，有燃放鞭炮的，有敲锣打鼓的，还
要提前谋划好“散灯”线路，一切准备
就绪后，天色也暗了下来，人们就开
始“散灯”。

随着一声令下，在阵阵急促的锣
鼓敲击声中，“散灯”开始了。为配合

“散灯”，营造良好气氛，走在最前面
的人燃放鞭炮，紧接着是敲锣打鼓的
队伍，最后才是“散灯”的人员。人们
用地排车拉着盛满“散灯”的大铁锅，
从大队部开始沿街巷“散灯”，每隔七
八米或十来米街道两边就各点燃一
个“散灯”。“散灯”延绵不断，地面上、
土堆上、墙头上，到处是一盏盏的“散
灯”。随着“散灯”队伍的慢慢前行，
不一会儿，街道两边就形成了两条灯
火龙。

“散灯”队伍所到之处，无不受到
群众的阵阵掌声和叫好声，村民看到
大冷天“散灯”人员太辛苦，有的拿出

了好烟，有的拿来了好酒，还有的群
众甚至送来了糕点等慰问“散灯”
队伍。每到这时，人们就使劲敲
锣打鼓放鞭炮，多点燃“散灯”。
整个“散灯”队伍前面鞭炮齐
鸣，后面锣鼓喧天，最后的“散
灯”把大街照得“灯火通明”，
烟雾缭绕，小小村庄好不热
闹，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散
灯”活动接近尾声……

现在，随着时代的发
展进步，农村老家早已
通上电，大街上各式各
样的智能路灯把夜晚
照射得亮堂堂，犹如
白昼，人们过节挂起
了个个环保节能的
大红灯笼，节日气
氛更加浓郁，农村
老家也已经多年
没有再组织烟
雾缭绕的“散
灯”活动了，
正 月 十 五

“散灯”成
了人们一
种 美 好
的 童 年
记忆！

一年一度的元宵节即将来临。
每年的元宵节，家乡福建平和都会举行一

场轰轰烈烈的舞龙艺踩街活动。所谓的龙艺，
是由“龙头”“龙段”（艺棚）“龙尾”三部分组成。
龙艺是平和县广泛流行的一种民间游艺，至今
已有几百年的历史。

在平和，舞龙艺是元宵节最具特色的一项
民间活动。平和县小溪镇作为“中国民间文化
艺术（龙艺）之乡”，是福建省唯一被命名为“中
国龙艺之乡”的乡镇。2019 年，平和龙艺扎制
技艺入选第六批福建省级非遗项目。

每年的龙艺，少则几十节，多则上百节，浩
浩荡荡在街上游走。龙艺的“龙头”和“龙尾”的
扎制、装饰及舞蹈动作与“龙舞”有很大的相似
之处，“龙头”前面有一位武士手持彩珠戏龙作
舞。“艺棚”由几十块的艺板连接而成，在之前，
每节艺板要由两位大人扛着，称“扛艺”。随着
时代的变迁，不知从何时开始，艺板的底下装了
轮子，左右两边有人推着前进即可，省去了人工
体力的抬杠。艺板上用竹、木、纸、绢等相关材
料扎成楼、阁、舟、车等模样，形象逼真、栩栩如
生，每块艺板上站着一位女童或男童，打扮成戏
曲里面的人物，称为“艺旦”，这些男童或女童身
穿戏曲服装，打扮得花枝招展，手里持着花雨
伞，站在艺板上招摇过市，煞是威风，惹得同龄
的孩子们羡慕不已。各节艺板之间有木制旋钮
连接，活动自如，蜿蜒成龙。龙艺出游又称“迎
艺”，在龙艺出游时还配有彩灯队、彩旗队、彩车
队、舞狮队、锣鼓队等，阵容十分庞大。2008年
元宵节，平和县小溪镇制作一条长400多米、共
118节的龙艺，创下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以往每年的元宵节，家乡平和都会组织舞
龙艺，各个村的负责人家家户户通知，说要舞龙
艺，这龙艺的费用，分摊到每家每户，按家庭人
口数收取。每当这个时候，家家户户都知道要
选“艺旦”了，同时需要相关劳力，这时，谁家有
适龄的男童或女童，或者谁想去赚工钱，都可以
向头家毛遂自荐，直至名额满了为止。被选中
的人，无论是男童、女童或者工人，心里都会涌
起满足感，都在算着一天有多少收入。

元宵节当天，被选中的男童或女童如愿成
为一名“艺旦”，打扮成戏曲里的人物，站在艺板
上，艺板下有人推着轮子缓缓前行，“艺旦”的家
属跟在旁边，随时照顾艺板上的“艺旦”，龙艺前
面带队的队伍敲锣打鼓，甚是热闹。龙头舞到
谁家，谁家就要准备好贡品拜拜，并递上香油
钱，祈求家人平安、健康。

记得有一年，外甥女被选为“艺旦”，元宵节
那天，外甥女被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站在艺板
上，那时姐姐忙，老妈跟在外甥女旁边帮忙照
顾，龙艺休息时，老妈带着外甥女吃饭、喝水或
上洗手间，龙艺进行短暂的休息后，继续启程，
沿着小镇的道路，过大街走小巷。外甥女在艺
板上站了好几天，赚了一百多元。当然，重要的
不是赚钱，而是参与其中的乐趣。对于农村的
孩子而言，参与“装艺”是让人自豪的一件事，长
大后，每每看到艺板上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孩子，
心里不自觉会升腾起羡慕之情，只感叹在自己
年少时，独独少了这个经历。在我家里，至今还
珍藏着外甥女站在艺板上“装艺”的照片，相信
对于她而言，这是童年一段很美好的回忆。

我家离平和县城尚有十几公里的路程，小
时候，为了在元宵节晚上看到龙艺，母亲会带着
我们来到县城，每每时间尚早，母亲就带着我们
到姑妈家，和姑妈闲聊，每每姑妈会请我们吃一
顿便饭，那时的交通工具主要靠摩托车，等龙艺
看完，摩托车车主也收工了，我们就在姑妈家住
一晚。因此，元宵节那天，我们在县城最重要的
事情就是看龙艺，白天看龙艺，长长的一条龙，
花团锦簇，慢慢地行走在路上，是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而夜晚的龙艺，更让大家追捧，龙艺上的
花灯璀璨斑斓，摇曳多姿，精彩耀眼，深受大家
喜欢。龙艺在前面走，大人、小孩跟在后面，走
了一段又一段，所到之处，鞭炮声阵阵，礼花闪
耀半空，璀璨夺目。

家乡的龙艺，是一张闪亮的名片，充满着地
方特色。那长长的龙艺，给元宵佳节增添了节
日的喜庆气氛，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对传统文化的沿袭与传承。

墙壁挂钟的三根针一重叠
哈哈一笑，旧年就过去了
鞭炮声从远而近
烟花闯入夜空
河滨路上擦肩而过的时光
总被情字牵挂

回乡了，回家了
祝福语从四面八方飞来
新年愿望写在微信里
老歌响在耳畔
原来我们习惯于一次再相逢

我在龙湖等你
焕然一新的蓝色步道
风轻轻拂过柳枝
灯光洒落湖面
点点金光唤动心头的涟漪

你说，你想起儿时的拜年
又是一声大笑
立春到了

元宵时节舞龙艺
苏丽梅

跨年
金文

身历拔灯七十年
廖榕光

热闹非凡的“拔拔灯”。 本报记者 李想 摄

“散灯”的记忆
宋振东

年的声音
王邦尧


